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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读人

对话《重庆模式》作者杨帆：

唱红打黑之后，重庆面临选择
本报记者 任鹏

“ 鼓 励 自 发 唱

红，但没必要搞成全

民运动”
齐鲁晚报：现在人们一提到

重庆，首先想到的是唱红歌，甚至
前一阵子重庆红歌唱到了北京。
所以，一谈重庆模式，我就想先听
听您对唱红歌的看法。

杨帆：呵呵，如果没有其他的
东西，只是唱红，可以把它理解为
一种信仰仪式。在目前背景下，它
对树立信仰、纠正错误思潮是有益
的。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信仰缺
失是中国走向市场化过程中出现
的现象，不是依靠唱歌就可以唱回
来的。

重庆愿意搞出特色来，创
造一种红色文化，这不是坏事。
但有人说重庆财政为此花了很
多钱，花钱多了就不好了。

齐鲁晚报：那您觉得重庆
唱红起到他们想要的作用了
吗？

杨帆：唱红能起到一定作
用，但不要估计过高。唱红歌其
实就是创造一种氛围，这对人
的精神状态和价值观是有作用
的。年轻人也应该适当唱唱红
歌，改变一下基本的氛围。

当然，唱红不是都要唱，不
是要用许多时间唱。唱红应该
降温，人民群众自发地唱也应
该鼓励。其他，就没有必要搞成
全民运动了。

齐鲁晚报：但近两年来，重
庆唱 红一 直存 在很 大的 争
议——— 既然唱红歌是积极向上
创造氛围的好东西，为什么还
会被这么多人质疑呢？

杨帆：唱红本来就是一种
意识形态，在中国的主流意识
形态里，应该包括唱红。

现在唱红激怒了一些人，
是因为很多人认为唱红是“文
革”时期的群众运动模式。的
确，唱红在历史上曾经是“文
革”的舆论准备之一，但是唱红
不等于“文革”。“文革”的核心
错误在于破坏法制，砸烂公检

法，以群众组织干涉人的基本
自由和权利。既然唱红不等于
“文革”，那重庆究竟想干什么？
现在关键一步还没有走出来，
我们还要观察，不要轻易下结
论。

齐鲁晚报：现在人们总是
把唱红和打黑放到一起提，您
认为这两者之间有联系吗？

杨帆：依靠唱红，重庆发掘
出群众中间存在的越来越强烈
的信仰和勇气。政府直接发给
群众 20 万个信封，鼓励群众揭
发黑社会和贪官。群众提供了
4 万多条线索，八成都是实名
举报的。重庆人民就是在这种
氛围中被动员起来参与法制建
设的。

但是话说回来，唱红只能
创造一种氛围，不能代替法治
和民主建设，唱红打黑之后，是
走向“文革”，还是转向民主与
法治，这对重庆是一个选择，我
们拭目以待。

重庆模式不只

是唱红打黑

齐鲁晚报：除了我们常常
说到的唱红打黑，您理解或研
究的重庆模式是什么样的？

杨帆：重庆模式不只是唱红
打黑，准确来说，是重庆施行的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与生态发
展的方式，解决住房、医疗、教
育、统筹城乡模式的方式。

齐鲁晚报：那您觉得，重庆
这张综合答卷做得如何？

杨帆：重庆在公租房、促进
农民增收、实行农村养老保险
全覆盖等方面还是值得肯定
的。但是，搞民生不能一窝蜂，
要有财力，面不能大，要选择正
确的机制。

齐鲁晚报：通过您的调研，
您给重庆模式打多少分？

杨帆：说老实话，我现在给
重庆打60分。

齐鲁晚报：也就是刚及格。
杨帆：重庆已做的事我认为

基本上没有什么错，意义很大，

扣掉的40分里，有10分是不足的
地方，还有30分是它还没有完成
的，我建议做民主和法治试验。
我打这个分数的意思是，开头开
得很好，后面至少有十年实践过
程，所以我给它 60分。

“重庆破局的一

定是个强人”

齐鲁晚报：有人说，重庆能
坚持这么久的唱红打黑，走“重
庆模式”是得力于一个强势领
导，否则一些事情很难坚持下
去，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杨帆：我也认为，一开始
确实要靠个人，不能否定领导
人起决定性作用的重大贡献。
我一直期待有薄熙来这样的
人出现，出一个能干的人，先
把政府治理好。这时候靠民主
是不行的，靠选举也不行，就
靠一个人，虽然这具有偶然
性。但他能先把政府给治理
好，通过打黑反腐唱红，给干
部们制定了很多责任，让干部
很累很苦。

齐鲁晚报：您也同意“强人
政治”这个观点……主政者强
烈的人格魅力与执政理念，在
一定程度上的确可以起到巨大
的推动作用。但我们也想知道：
靠个人魅力破局的情况能坚持
长久吗？

杨帆：具体说重庆，开始破
局的一定是个强人。但到一定
程度之后要向民主法治转化，
否则他的做法没办法制度化，
就不能传下来。即使你做得再
好，也只是一个时期。

而且权威大了就必然犯错
误。以后怎么办？不能总靠一
个人。长期要依靠民主，消极
权利是监督，积极权利叫科学
决策。

齐鲁晚报：有人说薄熙来
是位个性鲜明的官员，此外还
有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之前备
受关注的仇和等，在中国目前
的情况下，个性官员还是非常
少的，您如何评价他们？

杨帆：我对个性官员不做
评价。

“我们有知识分

子的独立话语权”

齐鲁晚报：在“重庆模式”
中，您好像一直建议在重庆进
行民主试验。

杨帆：是的，我一直希望重

庆进行民主试验。在《重庆模
式》一书里面就有，如实行地方
人大代表和党代表部分竞选，
授予党代会和人代会弹劾权、
质询权，重大决策由公民投票。
在干部下台问题上，给人民代
表大会弹劾权。

齐鲁晚报：不管外界对“重
庆模式”的评价有什么分歧，从
积极意义上看，您认为“重庆模
式”会成为一种地市发展的模
本吗？

杨帆：我用“模式”这个词，
重庆方面很不爱听。其实，它和
广东、温州、苏南模式一样，都
是可以提的。模式，并不意味着
已经固定了，也不是一定就具
有推广的意义。重庆涉及的公
租房、户籍制度改革，都是中国
转型期需要解决的。

我认为，从积极意义上来
说，重庆给全中国做了个榜样。

齐鲁晚报：那这个模式还
有需要调整和改进的地方吗？

杨帆：我估摸着，2012 年
春节前后吧，应该是一个转折
点。此后出现的一些事情还要
观察。目前的问题是，重庆还
需要选择下一步的方向，是走
民主法治之路，还是坚持个人
权威？值得警惕的是，中国的
老左派、新左派、民间“文革”
派，都在向重庆聚集，想用左
派的话语体系来阐述和概括，
这就有问题了。

齐鲁 晚 报 ：最后想问一
下，您总结“重庆模式”，是出
于官方授意还是自己的兴趣
使然？

杨帆：学术界和政界我们
互不相干，我们只是学者。我
这本书和重庆方面没有任何
关系，他们也可能觉得我们提
出“重庆模式”是给他们添乱
了。

我们作为学者就是本着
良心说话，也不指望他们认可
我们，他们作为党政领导人怎
么认为，跟我们没关系。我们
是为中国发展，肯定一个地方
的经验。我们有知识分子的独
立话语权。

（上接B06 版）

被笑场的“第十五
招”
7 月 27日下午，根据时间表

安排，第一家参观单位是梁山县
药监局。药监局主要领导和十几
名科室负责人列好队形，等待拍
照。这几乎是每个参观团必备的
“功课”。

参观者们进门时还能保持
队形，到了第二个展厅，就有人
跑到外面聊天去了。

第二个展厅的近期贪官目
录展板上，有一行字：“下一个贪
官是谁，但愿永远空着”，后面是
一个大大的问号。
“永远空着不可能，只要不

是咱就行。”药监局一位负责人
对同事们说。
“水浒反腐十八招，是教育

基地的特色，也是网上热议的内
容。”张华胜说。

“像第三招除暴安良；第四
招劫富济贫，现在国家法律不允
许这么干啊，打伤个小偷还得负
法律责任呢。”农村信用联社的
一位负责人皱着眉表示。

第十五招“坐怀不乱”，展板
上写着“浪子燕青奉宋江之命，
通过李师师向皇帝表达报国心
愿……燕青急中生智，提出与李
师师拜为姊弟，断绝李师师诱惑
他的企图，既保住了自己的清
白，也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这一招”不仅引来不少来

访者的笑声，也在网上引来质
疑。网友“教书人”在新浪网留言
说：“从林冲到宋江到卢俊义，哪
个不曾行贿？梁山能够被招安，
还不是多亏买通了二奶李师
师。”

有关评论更是直指水浒反
腐违背法治精神，一篇评论这样
写道，“即便可把梁山好汉的某
些表现归入反腐的范畴，充其量
也只是一种封建社会的绿林式

反腐，其表现形式为‘以暴制
暴’，充斥着暴力、凶杀的色彩，
没有规律性和制度性。”

其实，网上最早的质疑是
说，这个水浒特色的廉政教育基
地是梁山县在为旅游造势。“该
县投资 25 亿元，正在兴建水浒
文化主题公园和梁山北入口、北
宋街、狮子楼等景点，希望通过
这个噱头做宣传。”
“就是廉政教育，与其他无

关。”县纪委工作人员一再向本
报记者强调。
“这个没法说，越描越黑。即

使这是给水浒文化带来宣传效
果，也无可厚非，这本身就是我
们梁山县的特色。”梁山县民政
局一名干部说。

不过，这位干部也觉得，如
果不加大对梁山旅游品牌的推
广，“前途堪忧”。他说，“水浒文
化最核心的内容就在梁山县，但
财政支持力度太小，现在反而被
东平赶超了。”

公开资料显示，东平县花
费数亿元打造“水浒古镇影视
基地”，创建“水浒故里”。2010
年，该县吸引游客 165 万人次，
旅游综合收入 9 . 6 亿元，而同
期梁山县游客人数在 101 万人
左右。

“不是娱乐化，也不

跟旅游沾边”

梁山县纪委系统一位知情
人士分析，进行廉政文化教育
是中纪委的要求，各地纪委部
门都要结合本地实际做出特
色，当重点工作来抓。今年，曲
阜建起了“儒家崇廉尚勤思想
教育基地”，这家以孔子为特色
的基地获得中纪委高度重视，
今年 3 月被挂牌为“全国廉政
教育基地”。孟子故乡邹城，建
的是以孟子为特色的廉政教育
基地。
“既想结合本地实际，还想

有亮点，只能这样做。梁山县把
水浒文化提炼出来，使其具有
反腐倡廉的功能，也就见怪不
怪了。”此外，这位知情人士还
认为，梁山县之所以创建具有
水浒特色的廉政教育基地，并
冠以“国内首个”，也可以说是
抢注水浒文化，“现在至少有五
个中小城市的旅游主打水浒
牌，东平县呼声最高。虽然梁山
县最全面、最正宗，但酒香也怕
巷子深。”
“我们本身就是想做一个廉

政教育基地，不是娱乐化，也不
跟旅游沾边，如果我们不引用水
浒这一招牌，可能就和千百个廉
政教育基地一样，千篇一律。”梁
山县纪委书记钟秀芳解释。

针对网上的言论，钟秀芳有
些无奈：“其实，这些只是故事，
并不是说这些招数就真的用到
实际当中去，只是起警醒的作
用。你从中得到什么体会，那要
看你自己怎么看。”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重庆模式横空出世，震惊国内外。”
“唱红”与“打黑”，强人政治与民主法治，经济利益与不播广告的重庆卫视……当这些看似矛盾的元素

统一加在一座被称为“西红市”的城市身上时，人们对这座城市也产生了各式各样的解读。
而杨帆和他的合作者把这些总结为“重庆模式”，并在数次去重庆调研后，合作出版《重庆模式》一书，试

图把缠绕在这座城市身上越来越多的猜测和娱乐元素拿掉，从学术角度分析这一横空出世的“模式”。虽然
当地政府“可能觉得我们提出重庆模式是给他们添乱了”。

学术是学术，官场归官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杨帆在北京一家粥铺内，对本报记者讲，他
们所研究的“重庆模式”，其实更是一种“我们知识分子的独立话语”。

杨帆简介

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
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
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在经过多次调研后，与苏
伟、刘士文联合创作出版
《重庆模式》一书。


